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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丛林故事》是美国作家霍桑的代表性儿童文学作品。他通过改写希腊神话和精准刻画人物心理，打造

出此部儿童文学经典。文学达尔文主义以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等理论基础为依据进行文学批评。据

此，文章从文学达尔文主义视角对《丛林故事》中的叙事技巧、人物塑造以及最后的文学作品呈现进行

分析，探讨此神话改写作品所反映的人类与文学的紧密链接，旨在揭示文学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内在需求，

以此强调科技时代中的文学存续与发展对人类的重要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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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nglewood Tales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hildren’s literary work by American writer Hawthorne. 
Through the adaptation of Greek mythology and the precise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of characters,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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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this classic. Literary Darwinism employ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such as evolutionary psy-
chology and human behavior studies for literary criticism. Accordingly,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nar-
rative techniques,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textual presentation of Tanglewood Tale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Literary Darwinism, exploring the inherent bond between humanity and literature re-
flected in this mythological adapt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literature constitutes 
an indispensable intrinsic need for humanity and emphasizes the guiding role of literature’s exist-
en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 technologic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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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纳撒尼尔·霍桑被称为美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其长篇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然而，人们往往将目光

聚焦于其浪漫主义小说，却忽视了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1851 年，霍桑根据希腊神话改写的《神奇故事》

(A Wonder-Book for Girls and Boys)出版并大获成功，这促使他于 1853 年推出续篇《丛林故事》(Tanglewood 
Tales)。这两部作品奠定了美国儿童文学的基石，霍桑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儿童文学之父”[1]。此番改写

另辟蹊径却极具影响力，不禁引人深思。 
霍桑对人物心理的精准刻画是其进行改写的基础。被誉为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开创者的霍桑，能够敏

锐地捕捉人物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感和思绪，将其细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描写，

使读者仿佛能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共情于他们的喜怒哀乐、恐惧与希望。因此，当读者能够与角色产

生共鸣，改写希腊神话这一素材就更能游刃有余，不受其约束。俄国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其论著

《法文书籍》中评价道：“神话只作为霍桑写作的背景，在此背景上他可以完全自由奔放地去描绘呈现

在他想象中的画面和事件[2]。”霍桑在序言中也有同样的表述，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传说故事在任何

时候都能为己所用，但需根据时代的要求予以改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作品中的希腊人物形象发生

了很多变化，有年龄上的差异、性格上的改变、行为上的变化等等。 
文学达尔文主义是一个与心理学有着紧密关联的文学批评方法，它起源于哈佛教授威尔逊提出的“契

合”(Consilience)概念，表达的是不同学科之间的联合进而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整合[3]。约瑟夫·卡罗尔吸

纳了此契合灵感并将进化心理学运用到了文学批评中，而学者克鲁斯表示，“学科契合并不意味着一个

领域向另一个更基础领域的目标与方法论习惯低头，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脑功能规律，而是众多不同的

文本”[4]。从文学达尔文主义视角来看，霍桑对儿童心理的精准剖析与其改写之间也存在密切关联。 
在《丛林故事》中，霍桑的改写所运用的叙事技巧映照了卡罗尔对作者的定义：作者是对人讲人的

故事的人[5]。霍桑以儿童视角为出发点创作出温情的儿童故事，其动机和归宿都是少年儿童。在他的人

物描写和塑造中，人物脱离希腊神话中神明的形象，具备了个人成长与进步的优秀品质，满足当今时代

个体精神成长的需求，符合卡罗尔提出的“文学具有适应价值”的观点。即文学是培养和调节人们复杂

认知机制的重要工具，它有利于培养人在现实世界的适应能力[6]。从希腊时期进行探索的产物到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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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精神塑造的工具，文学也成为人类进化成果的一部分。因此，其最后的文学作品反映出文学本身作为

进化的产物，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它是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源于自我需求的精神产物，是人

类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呈现出的产物[7]。 
霍桑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儿童视角为出发点，顺应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塑造，重构出不同凡响的古希腊

神话人物形象，为美国儿童文学创作开启了新篇章，同时也促使身处科技时代的我们，对文学存在的意

义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2. 叙事技巧分析：从古典神话到温情故事 

古典神话中爱情、复仇、权力争夺是核心主题，情感表达复杂而激烈，并非儿童能理解的内容。然

而，古希腊神话是一片富含丰厚文化内涵的沃土，是能够孕育出新的文学作品的母体。其表达的人文情

怀是古希腊文明中的精神内核，它以神话的形式为载体，充分地将“人”展现出来[8]。这对应文学达尔

文主义中所提及的内容：文学再现的中心主题是人，而作者就是对人讲人的故事的人[6]。因而，古希腊

神话具备从古典神话到温情儿童故事的转变基础，且作者霍桑深刻洞察到古典神话原型与儿童的不适配

性，在改写过程中呈现出“对儿童讲儿童故事”的叙事技巧，因此造就此次改写的成功。 
首先，霍桑在《丛林故事》中创造了一位少年叙事者形象，即布莱特。叙事视角在现代叙事学中被

表述为一个聚焦问题，即“我们通过谁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事件”[9]。故事中的叙事者是一个年轻的大哥

哥形象，他被孩子们亲切地叫做尤斯塔斯表哥。同时，他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讲述了整部故事。通常来说，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会从儿童自身生活层面与儿童经验世界入手、关注儿童心灵的作品，大多属于

儿童视角。同时，不少作品都以“第一人称”切入，而且以儿童“代言人”的身份出场[10]。霍桑的创作

正是如此。他笔下的儿童视角与传统的成人视角截然不同：叙事者并非以成人的眼光去俯视现实，而是

真正潜入儿童的内心世界，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出纯粹的儿童世界。正如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基于数

十年创作经验所总结的定律：真正为儿童写作，就必须选择并坚持“儿童视角”。在《丛林故事》的各章

节中，我们都能看到“我”与小朋友们的对话。有对他们亲昵的称呼，“我善良的小朋友们”、“我亲爱

的小听众们”等，有同他们感受的共享“我希望你们中间不会有人狠心发笑”、“我很好奇”、“我对此

有点儿怀疑”等[11]。通过此类儿童视角与孩子之间的对话会更具有童心，而不是带着成年人的批判性思

想。 
其次，故事展现了人物具有的丰富情感。霍桑选取的故事情节展开都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感。

其中包含忒修斯寻父、俾格米人为好友安泰俄斯报仇、卡德摩斯寻妹、尤利西斯营救同伴、刻瑞斯寻女

和伊阿宋为父报仇六篇故事，故事蕴含亲情和友情这两类对于儿童来说易于理解的情感。在故事的展开

过程中，霍桑对体现人物情感的内容施以浓墨重彩。例如，在《俾格米人》中，当安泰俄斯在与赫拉克勒

斯交手后不幸身亡时，可怜的小俾格米人看到自己的巨人大哥遭到如此惨祸，哭得伤心不已。作者将他

们歇斯底里的哭喊比作惊出巢的小鸟在凄厉、哀伤地啼叫，得以体现人物情感宣泄的程度之深。卡罗尔

曾表示，“进化心理学缺乏对人性的观念结构研究”，而“人性是文学再现的基本主题”[5]，他主张通

过阅读文学来获取人类更多的行为模式信息。据此，他绘制出一幅人性图谱，其中最下面一层便是人的

基本情感，它们有启动和调节行为系统的作用[5]。对于正处于身心急剧发展阶段的少年而言，他们的情

感需求主要源于他人的理解与同情。同时，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结交年长、经验丰富且能提供指导的同辈

友人[10]。霍桑所选取的亲情与友情的故事就极好地满足了儿童的这一需求。 
最后，故事中对于复杂的男女两性关系情节进行了删减。例如，《龙牙》中欧罗巴被一头白牛所带

走，但并未告知小读者白牛的真实身份——宙斯。宙斯倾心于欧罗巴，他为接近欧罗巴化身成一头温顺

白牛混入牛群，趁欧罗巴骑上牛背时将她带到另一个大陆与其生活。宙斯多情的经历显然不宜展现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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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而他这种自私的占有更称不上是爱。在《石榴籽》中，刻瑞斯四处寻找女儿，但未曾提及她向兄弟波

塞冬寻求庇护的经历：残暴的波塞冬将其变为母马藏在马群中，而自己又伪装成一匹种马强暴了她[12]。
这无疑是考虑到儿童的心智尚未成熟，不宜接触这种反伦理的男女两性关系。人类在思春期最初产生的

对异性的憧憬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向往活动，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10]。霍桑创造的儿童文学

给予读者一个有利于自身心灵成长的想象空间，避开此类阴暗思想的影响，超越复杂社会环境对自身发

展的局限，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3. 人物塑造分析：从神明力量到精神品质 

在神话转变为温情童话的过程中，人物角色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古希腊时期，物质匮乏、自然环

境险恶，人类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对自然现象充满敬畏与恐惧，因此对于自身无法掌控的自然现象、

命运无常，都归因于神明的意志。神话中人物的经历也同样依赖于神明的力量或命运的安排，而非自身

的精神品质或成长所影响。这种叙事虽满足了当时人们解释世界的需求，却难以契合当今时代个体精神

成长的诉求，更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个体主体性及精神自主性相悖。霍桑的改写则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精

神化重构，契合卡罗尔提出的“文学具有适应价值”的观点，他强化个体的精神成长，让人物的胜利源

于自身的精神特质，如勇气、理性、同情、责任等[3]。这样的人物塑造摆脱了古典神话神明主导人物发

展进程的局限性，将人物形象塑造为优良精神特质的具象化载体，文学作品本身也具备了适应价值的特

点。 
以《牛头怪弥诺陶洛斯》为例，霍桑对主人公忒修斯重构的核心是去神化，即将忒修斯的形象从神

的后裔转化为人类英雄。在希腊神话中，原型忒修斯曾在加入献祭的年轻人的行列前向阿波罗和阿佛洛

狄忒献祭，且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此外，克里特王室的公主阿里阿德涅一见到风流倜傥的忒修斯就爱上

了他，进而给予他诸多帮助[12]。而在霍桑的叙事中，忒修斯决定请缨前往克里特岛诛杀弥诺陶洛斯，其

动机源于他对雅典人民的怜悯与作为王子的责任心。作为这个国度的王子，当他看到雅典的父母因担忧

孩子的安危而哭泣，看到年轻人眼中的恐惧，他带着不惧牺牲的勇气加入献祭的行列。而阿里阿德涅也

是被他英勇无惧的气概所吸引，进而作出给予他帮助的行为。此种改写方式在《喀耳刻的宫殿》中也有

出现，尤利西斯为救回同伴只身涉险，他不再仅凭魔草抵御魔力，而是凭借自身的理性和对使命的坚守

得以站稳脚跟。化身为奎克西尔弗的赫尔墨斯赠予尤利西斯的雪白花朵并非是抵御魔法的神药，更像是

守护理性的盾牌，是尤利西斯自身的坚守才抵挡住了喀耳刻的魔力。面对喀耳刻“你已饮下魔酒，再也

不能做人”的厉声呵斥，他非但没有动摇，反而显得愈发英勇刚毅[10]。自此，尤利西斯展现出超出常人

的勇气与坚定，此去神化的写作手法使得人性高贵的一面得到彰显，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笔下人物的

人格魅力。在《人类的起源》中，达尔文确定了人类三个主要的社会品质：同情、尽责和勇气。他认为，

这些社会品质是由自然选择的过程产生的[5]。霍桑的叙事恰与这三点相吻合，他通过去神化的方式将这

些品质进行放大，塑造出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人物角色。上述的“同情与尽责”品质则恰好呼应了当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友善”与“敬业”要求，从而印证了该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时代价

值。 
霍桑还以希腊神话故事为母本构建新的人物关系，将其想传达的人物精神通过此种方式展现出来。

最典型的例子如《俾格米人》，作者将俾格米人与安泰俄斯设定为大地母亲的同胞兄弟，这一核心关系

贯穿了故事的始终。而在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是在十二试炼的拓展任务中遭遇安泰俄斯的阻挠，因

而与其产生斗争并将其杀死，并未出现俾格米人与他们二人关系的联结[12]。但通过霍桑的改写，此人物

间的关系将三者的形象都立体化了。其一，由于安泰俄斯与俾格米人间深厚的情感，在安泰俄斯牺牲后，

俾格米人选择举全国之力和赫拉克勒斯战斗，为他们的兄弟报仇。俾格米人在此展现出了团结一致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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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勇气与智慧。其二，赫拉克勒斯在知悉俾格米人对安泰俄斯的情谊后，选择主动退让，还他们一

片安宁。赫拉克勒斯并不恃强凌弱，反而心怀敬意，产生一种英雄相惜的情谊。其三，安泰俄斯因为有

俾格米人的陪伴不再孤单，而他也为俾格米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例如，当他们需要一阵轻风转动

风车时，巨人就会用肺部自然呼出的气息吹动风车的翼板。烈日当空时，他就会坐下来，用自己的影子

为全国的俾格米人遮挡阳光。由此可见，安泰俄斯是一个可靠憨厚的好伙伴，值得相处。这些都是希腊

神话中未出现的情节，但却创造出了三个值得人们学习的好榜样形象。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化解了故事

中的小矛盾，而这种精神若置于现实社会，同样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此外，霍桑笔下出现的教导性话语是最直接的精神指引。例如，在《金羊毛》中，伊阿宋在面临自渡

与助人过河的两难抉择时，铭记起半人半马导师喀戎的教诲：“济贫扶弱才是最高贵的行为”、“对待年

轻妇女要像对待自家姐妹，对待上了年纪的妇女要像对待自己的妈妈”。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地，

背着老婆婆渡河。达尔文曾提出，“对所有生物无条件的爱是人类最崇高的属性”，可作为人类社会关

系中的主导调节力量[5]。文中的伊阿宋就被塑造为这样心有大爱的人。同样，在《俾格米人》中，小演

说家呼吁众人维护国家荣耀、为兄弟安泰俄斯复仇的言辞，也极具感染力。此类话语对儿童具有深刻的

精神引导作用，高度契合现代文学对个体思想观念的引领作用。 

4. 作品影响分析：从创作文学到定义文学 

当今科技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发展对于文字撰写等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学

的必要性也被人们所质疑，因此深挖文学背后潜藏的价值刻不容缓。霍桑在《丛林故事》中对希腊神话

的改写，不仅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极具可读性的范本，更彰显了文学的本质意义。 
首先，文学本身作为进化的产物，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卡罗尔也强调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对

于文学的功用，他列举了六条：文学作为规训思想的工具；阅读文学指导实际生活；写作为展现本性魅

力；文学将人们融入同一文化；作为宗教或者愿望实现的文学；写作的无用性反倒成为吸引异性的特征

[7]。霍桑的改写正是展现文学功用性的一次文学实践，他笔下的儿童文学既保留了古典神话的文化底蕴，

又兼具对人思想道德的健康引导。霍桑在这一道德伦理上的强调则为当代文学存在意义提供了极具说服

力的范本，他对于书中的人物角色始终坚持道德模范式的塑造，为读者提供了一次思想洗涤的机会，并

指导实践。 
其次，文学是情感适应的重要工具。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79)曾提出“生命即发现与解决问题”。

作为适应性生物，我们始终致力于探寻真理。科学的使命在于帮助人类发现“更完整、更全面、更具趣

味性、逻辑更严密且更具现实意义的真理”，这里的“现实意义”指的是“与人类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

[5]。如今，科技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已远超前于人类的普遍认知，但是人工智能的情感缺失问题仍难以

解决。“威尔逊曾强调了科学的包容性和民主性，言下之意是科学可以容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事

实也的确如此，人工智能的不断迭代呈现出对于人类情感思维模仿的匮乏，而文学作品则能对这一现状

起到改善作用[7]。正如《文学动物：进化与叙事的本质》(The Literary Animal: Evolution and the Nature of 
Narrative)编者高兹夏尔曾言，“文学的好处之一就是能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而文学作品所提供的情

境则能成为人工智能体验的素材，帮助其不断进步发展。但高兹夏尔也表示，“文学事件的陈述中缺少

一种直接性，这是和实验科学完全不同的”，因而，文学只能作为现实逻辑的补充[7]。霍桑的《丛林故

事》则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只不过其落脚点在于满足儿童的心理需求。对儿童而言，该书构建了一个

相对安全的情感体验场，旨在为其精神探索与情感共鸣营造适宜的氛围。通过对情节和人物形象的重塑，

霍桑使儿童能够无拘无束地徜徉于文学世界，免受反道德伦理情节的负面影响。这部作品虽未直接教导

儿童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道德难题，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其健全人格，为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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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再者，文学是精神传承的文化“基因”载体。人类的进化不仅体现在改造世界，更要有精神进化。正

义、勇敢、理性、共情等美德，是人类通过文化传承积累的精神财富，为当代道德伦理问题的解答给出

重要的参考依据。文学作为文化“基因”的载体，将精神文化附于人物角色中，使其得以代代相传。在

《丛林故事》中，霍桑将希腊神话中“对光明的追求、对内心的求索”等精神内核，转化为个体的精神成

长轨迹。比如忒修斯，从誓要斩杀弥诺陶洛斯，到最后举剑时却闭上了眼睛，默默祈祷对方安息。他的

勇猛无畏最后与共情怜悯之间产生了平衡。他理解了真正的胜利不是消灭怪物，而是终结痛苦、坚守责

任，并由此完成了内心的求索。扁平化的故事难以深入人心，富有文化内核的文学才能肩负起载体的任

务。《丛林故事》一书跨越时代，既传递给 19 世纪的美国儿童，也滋养着现代读者。在工具理性与功利

主义易导致精神迷失的当下，文学通过精神特质的传承，引导人类坚守人文精神，实现精神的永续成长。 

5. 结语 

霍桑的《丛林故事》中人物单纯而真挚，他试图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而这一改写不仅

是为孩子们打造出一个价值观塑造的范本，更启迪了人们对于真善美优秀道德品质的追求。正如卡罗尔

所宣称，“文学是储存关于人性信息的唯一宝库”[7]。在科技高速发展、文学地位被动摇的现在，文学

经典依旧以夺目的语言魅力展现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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